
独家责任

与李晓辉、徐成林和陈远洋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已经有二
三十万年龄与他们相仿的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了起来。他们将
成为城市未来农民工的主流，而在不久的将来，这支队伍将越
来越壮大。

和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一代农民工少了些逆来顺受的懦
弱，有了自己特有的80后、90后少年的个性：可以因为一句话
炒掉老板的鱿鱼；新一代农民工少了些乡土气息，他们把头发
染成黄色，说普通话，其中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干农活；新一
代农民工少了些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愿意一辈子泡在尘土飞扬
的建筑工地挣个辛苦钱，而更愿意学些技术活，当一个体面的
工厂一族；新一代农民工比起父辈多了些学历，多了些见识，他
们处理起事来，也多了些从容…… 晚报记者 张志颖/文 马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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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很累，但薪酬
待遇在提高

8月6日，19时，徐成林下班了。
他灵巧地在满是建筑材料的楼层里跳着，

跳到 20层楼等电梯。下班是他一天最喜欢的
一件事，除了能吃饭，他可以玩自己在春天买的
新手机，在不累的情况下，还可跑到网吧上上
网。

徐成林在这里干活，一个月可以拿到一千
三四百元工资。这半年里，他在 3月拿了一次
工资，整整4000元。这对他来说可是一个大数
目。因为买了一部 1000多元的新式大屏幕手
机，他当时已经没有钱了。

那天早上听到消息要发工资，一个上午徐
成林都没有好好干活，还跑去给老家妈妈打了
电话。然而，又过去几个月了，工资老也不发。
对此，徐成林很不开心，但也没办法。自己目前
不仅不挣钱，工头儿还让从家里带钱吃饭。徐
成林已经从家里拿 1000 多元钱入伙吃饭了。

“不管干活挣钱不挣钱，饭都要吃的。以前从老
板那里拿到钱时，我们的伙食天天都有肉。”徐
成林说着，眼睛里充满了光彩。“我就等拿钱了，
5个月能拿六七千块钱呢。”

“要说是比以前强多了，五六年前我在郑
州打工天天吃的都是水煮白菜或萝卜，并且一
个月工资就能拿四五百元。”徐成林的父亲徐
家友认为，现在来建筑工地上打工算是比较幸
福的了。

徐成林的住室就在简易房的二楼，20 平
方米住了 8 个人，每张床还都摆了一个风扇。
一进屋徐成林就打开风扇，但房间里仍然很
热，还有不少蚊子嗡嗡地叫着。

爬到铁架床的上层，徐成林拿出了一部
看起来还崭新的手机，对着说明书翻弄起
来。虽然一部手机花了他一个月的工资，并
且一星期他也不曾打过一次电话，但徐成林
认为：“这是必需的，现在像我一样的年轻人

都有手机。回到老家，大家首先比的就是谁
的手机时尚。”徐成林说，自己有好几个老乡
一个月就挣三四百块钱，都会买上千元的好
手机。

对此，徐家友不以为然：“到现在我也没摸
过手机不照样活这么大。”

徐家友说自己当年睡的是未完工的楼房
地铺，一张凉席，一条被子就能在地上滚一
年。现在都住简易房了，“虽然简陋些，低一

些，但毕竟是专门的房子。”
与徐成林和陈远洋一样，在劳累的工作之

余，很多 80 后、90 后的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
样，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灰头土脸地拿抽烟
喝酒看带色的小说打发时间。他们把自己打
扮得干干净净，穿上质地不够好但时尚的衣
服，甚至把头发也弄成花花绿绿的样子。走
到街头，没有人会发现他们是城市人群中的
外来者。

与陈远洋和李晓辉不同，徐成林说自己
会插秧，但是插得不快。他说高中毕业后，
没事干，父母才让他到地里插秧。其实在 20
岁之前，他从来都不干这些农活。他有一个
姐姐，只要是去地里干活，父母都叫姐姐不
叫他。“上学时，爸爸妈妈对我非常好。”

因此，现在20岁的徐成林除了插秧，其他
农活都不会干。“现在没多少人种地了，老家都

是中老年人在干农活。”对于自己不会农活儿，
徐成林一点都不遗憾，“一个月挣 1500 块钱，
足够吃喝，还有余钱，不需要种地的。”

而16岁的陈远洋和15岁的李晓辉根本不
会干任何农活。在修自来水管道井时，陈远洋
指着不远处焊铁栏杆的小店说，他以后就准备
做个焊工，不会回去种地，况且也不会种地。

“这个月干完，我就回老家学电焊了。”

徐成林手里把玩着圆圆的镜子，说自己不
会待在工地上一辈子，也不会回家种地一辈
子。“等有更好的活了，我会换工作，在这里太
累太累了，这就算是一个过渡吧。”

事实上，像李晓辉他们一样的第二代农民
工大多不会干农活，或只会一点点。他们虽还
是农村户口，但事实上已脱离了农村，成为广
阔农村天地的“边缘人”。

上过初中的陈远洋认为，现在这个社会不学
技术不行，像父亲一样在工地上卖苦力，“没有什
么成就感”。况且，他也受不了工头的呵斥。“学
了电焊，在工厂里干活，干得多拿钱多，干得少，
拿钱少，没人管。”除了这些好处，陈远洋还提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说等学会一门电焊
手艺，就可以全国走，想到哪里打工就去哪里。

陈远洋从网上看到，在南方的工厂里，电
焊工一个月能拿3000多元钱。“那里的厂子多

得很，谁敢炒我，我就不干走人，没人能咋着
我。”说着话，陈远洋一脸得意的神情。这时，
他忘了自己还掂着一个灰桶在工头的怒视下，
也忘了自己在这里一天才拿30元钱。

徐成林的理想是在郑州找到一个好工种，
既轻松又能挣钱，然后，一辈子就钻这一门，

“我想我一定会干出点成绩的。”
“我现在干的就是技术活儿。”有点幼稚的

李晓辉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他说每年都有不

少学徒工不拿一分钱，跟着他爸爸学修摩托
车。修摩托的活儿除了脏点，也不累，还很挣
钱。“我爸爸最多一个月挣过 3000 块钱。”又
指着楼上一家人的窗户，李晓辉鄙夷地说，“他
们家的大学生一个月才挣1200块钱。”

不过，李晓辉没有算账，他们家的房租一个
月1000元钱，而原来供他哥俩上学一个月得花
1000元，一家人吃饭又得花去1000元钱。看来
农民工干个高待遇的技术活儿，付出也不低。

李晓辉的爸爸这次因为骨折住进医院，已
经花去6000多元钱。对于爸爸受伤花钱的原
因，李晓辉把他归结为“爸爸没文化，不知道办
一个意外伤害保险”。

早在自己上小学时，李晓辉就知道意外
伤害保险了。那是老师要求所有学生必须
办的，一个人就交几十块钱，受伤住医院可
以拿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医药费，不用自己花

钱。谈到这个时，李晓辉还露出腿上一块长
长的疤痕。那是一个同学骂他农村土老冒
时，他冲上去给人家打架被铁凳子砸伤的。
他说：“我这个腿，进医院花了 2000 元钱，因
为有保险，全报销了。”

李晓辉懂保险，陈远洋懂维权。陈远洋的
父亲陈学其说，他们工地上一个工友被高空
作业的电动工具配件给砸伤了，家里人到处

找工地老板要医药费，但是老板死活不给
钱。一群人便天天守着老板的门，跪在地上
求他，几天过去眼看医院要停药了，陈远洋
想到了办法。他买来几份报纸，让工友轮流
给媒体热线打电话，要求来采访。

这个招儿果然行，“记者一来，啥事都
解决了。”陈学其看着儿子，很少见地微
笑了。

“第二代农民工比较父辈来说，大多衣食
无忧，读过小学和初中，深受信息文明的浸
染，思想活跃，崇尚个性张扬，还有比较长远
的人生职业规划，较强的维权意识，但缺乏吃
苦耐劳的品性，敬业精神差，生活态度过于注
重自我。”

河南财经学院社会心理学家周正认为，这
样一个人群的产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城
乡融合过程必须经历的一步。他们在成长过

程中境况可能会越来越好，但也不可避免会出
现各种问题，比如城乡差别导致的心理问题，
和城市人群攀比之下产生的犯罪问题等。

事实就是这样，在城市里，第二代农民工
即使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但因为没有自己的房
子和其他保障，总是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们不
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
接纳，冷漠的社会歧视，高昂的生活成本……
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无情地阻碍着他们的

城市梦。他们也是城市尽头的“边缘人”。
不过，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众多政协委

员开出了关于解决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
会的药方，比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给农民工
和城里人相同的身份和待遇，消除各种歧视；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让考不上学的农民工子弟
都有一技之长，可以在城市里安身立命……随
着社会的进步，相信更多的人会关注第二代农
民工这个特殊群体。

八成新一代农民工不会干农活，也不想回去种地

想干个技术活儿，心里底气就足些

学历比父辈高，在社会上办事儿他们有想法儿

新一代农民工面临的现实和契机

有了自己的住处，生活环境在变好

农民工的饭，经常仅仅是一碗加些盐的面条。

一建筑工地上，一名农民工满脸是汗。


